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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惠 笔名古风，童年、少年生活在大辽河

畔，1969 年在吉林敦化中学教师岗位入伍。军营

十八载，侦察兵、报道员、基层干部、机关干部、军

事干部、政工干部皆经历，部队生活丰厚。出版长

篇小说四部，文集、诗集、电视文学脚本多部。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辽

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其作品

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及东北文学奖、辽宁省

文学奖，被评书艺术家单田芳改编成评书全国播

放。2016 年被评为辽宁省四佳人物之“最佳写书

人”；2017年又获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

路远的《布里亚特女裁缝》是一部关

于逃离的小说，逃离是作品的主要内容，

人物的主要行动。逃离贯穿《布里亚特

女裁缝》情节始终，因而具有了结构小说

的意义。

被逼的逃离

《布里亚特女裁缝》既有逃离个体，

也有逃离群体。逃离个体如二月、黑教

员、灵芝、老赛等，逃离群体如亚克汗带

领的布里亚特部族。逃离个体和逃离群

体的连接、叠加、交汇，构筑起《布里亚特

女裁缝》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作品的故

事情节说明，这些个体和群体逃离的原

因不仅仅是偶然的表面性的命运或遭

际。透过逃离看逃离，能体会到作家对民

族国家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与思考。

黑教员本名叫赫然，从桑干河岸边

逃到化德县，在乡间担当了文化教员，然

后再从化德县逃到嘎鲁图，可以说是一

个接力逃离。黑教员年轻时曾在北平念

书，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城市的骚乱、个人

的苦难和家庭的变化。黑教员逃离途中遇

到了在地里抠冻山药的二月，二月出于本

能和尊敬救了他。二月16岁嫁人，眉心长

着一颗梅花痣，她嫁到汪家之后，先是老

公公病倒瘫痪，然后是天灾导致地里颗粒

无收，最后是其丈夫躲丁被砸死在一孔废

窑里。二月的婆婆认为儿子是二月妨死

的，加上二月没生下能传宗接代的男孩，

所以让她干重活，里外受气，暗中以4块

大洋、一只羊、几袋子山药将其卖给三喇

嘛沟牛家三后生能带鬼。二月受到封建观

念、宗法思想和邪恶力量的逼迫。作品描

述，二月的家乡是一个穷地方，而愚昧落

后的封建观念、宗法思想往往伴随着贫穷

而产生，二者有着极强的因果联系。二月

善良，却被认定是妨祖货、扫帚星、克星，

不仅公公婆婆这样认为，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持同样看法。二月勤劳，一年四季家里

家外干活，却得不到任何尊重，甚至得不

到最基本最正常的对待，每日饥肠辘辘。

二月懦弱，在早应获得个人人身权利的年

代，在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寡妇可以改嫁

的年代，二月的公公婆婆居然可以把她卖

给一个智障光棍儿。所以，二月“在地里捡

冻山药蛋时，她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眼

下的处境：自己就是一只被捆绑住的羔

羊，要杀要剐或是卖给他人，全由主家一

句话。天老爷呀，你都看见了吧？他们

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呢！”作品没有对

赫然的逃离作更多的价值判断，单纯从

个人经历的角度，赫然想不通：“想想自

己这半辈子，几乎一直在逃亡！可是自

己并不是个坏人啊，为什么要东躲西藏

呢？”黑教员和二月的个人经历、生活背

景、文化知识等各不相同，但都受到环境

的逼迫，内在逃离的需求使他们二人走

到一起，最终逃离化德县而到了锡林郭

勒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部落。

灵芝是二月的女儿，二月当时和黑

教员逃离时把她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

灵芝爷爷奶奶得了牛家的银元等，所以

她被牛家兄弟强夺了过去，准备给能带

鬼当童养媳。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她在

牛家吃不饱，穿不暖，干苦活，无自由。更

为压抑和恐怖的是，灵芝和一个患青光

眼的老婆婆及其三个儿子日夜生活在一

起，因此内心有着不自觉的本能的逃离

意识。灵芝的逃离当然需要外力帮助，作

品写二月和黑教员特别是黑教员为了帮

其逃离费尽周折，吃尽苦头，期间也体现

出人间炎凉冷暖，社会美丑善恶。

赛智布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老赛，是

卡尔梅克女人的丈夫，他和巴拉参加了

塔巴哈耶夫的部队，在一次战役中被苏

联红军围住。巴拉的马被流弹打死，老

赛把自己那匹马的缰绳塞给了巴拉。巴

拉逃走了，赛智布却被红军抓住做了俘

虏，从此没有音信，多年不知是死是活。

作品描写他不堪忍受西伯利亚劳改营的

折磨，为了和妻儿团聚，在被故意冻伤失

去双腿的情况下，他用自制的滑轮车从

1000俄里之外回到布里亚特部族，可谓

九死一生的经历。巧合的是，也是二月

在捡牛粪的时候发现了老赛并且将他拉

回布里亚特部族这里。最后，在复杂矛

盾的局势中，亚克汗说服了卡尔梅克女

人托布秀尔，托布秀尔又说服了赛智布，

赛智布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给库

兹涅佐夫上校等可乘之机。作品突出叙

写了他不想被利用，也不想再离开这片

草原和他的妻子、孩子。赛智布逃离的

最终归属是在布满阴谋与圈套的背景

下，把自己的半身热血流在了嘎鲁图。

二月、黑教员与赛智布北往南来式的逃

离组合起来，一下子拉出了开阔的小说

空间范围。

艰难的逃离

逃离是艰难的。逃离者往往是弱者

形象，多数也是作者肯定或同情的对

象。逃离者的逃离，由外而内是煎熬磨

难和考验历练，由内而外则展示着人物

的思想性格和价值追求。

二月和赫然的逃离可谓历尽艰险。

赫然在二月的帮助下藏身于废砖窑里。

二月拿了些替换衣物，几块面人馍馍，暗

暗告别灵芝，与赫然踏上了逃离之路。

作品集中笔力对他们逃离的艰难做了叙

写。他们出发时是大风暗日，第三天早

上才看见一抹晴天。途中搭上了一挂马

车，二月的五脏六腑都被颠出来了。吃

完面人，赫然到户家乞讨食物，让看家狗

咬住了小腿。到达阿巴哈纳尔左旗的嘎

鲁图，他们用了七八天的时间。到达那

天，作品描写他们经历了一场铺天盖地

的大黄风。二月虽然在家乡也经历过大

风暴，但这么猛烈的风暴还是头一回领

教。“草原的狂野令她浑身战栗不已。豆

粒大的石头子儿在天空飞翔犹如霰弹。

二月虽然用头巾蒙住了脸但是没有用，

砂砾打得她头昏脑涨，站立不稳，多亏了

黑教员扶着她，她才没有被大风吹跑。”

到达格鲁图后，她昏睡两天两夜才基本

恢复了正常。二月和赫然的逃离，除了

开始时的惊恐惧怕之外，其艰难性主要

体现在路途的遥远和自然环境的恶劣。

灵芝的逃离也充满艰难和变数。先

是牛家三兄弟几食其言，令赫然难以应

付。赫然没有办法，只能回到嘎鲁庙去

求援。途中赫然发高烧，后来病情恶化

到没有了气息，回到嘎鲁图他基本上是

死亡状态，是神奇的老萨满杜巴才使他

还魂于人世。第二次赫然决定趁牛家不

备，把灵芝劫走。作品描写了灵芝这次

没有成功的逃离：“灵芝虽然年幼，可她

奔跑的速度丝毫不比他的慢。她好像一

个刚刚从铁笼子里放出来的小生灵，目

光中充满了惊恐不安，但又满含着希冀

和渴望。她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握着那男

人的一只大手，一刻也不敢松开。她相

信只要不停地跑下去，她就能远离这个

地方，见到她已经快要淡忘了的母亲。”

然而暗夜逃亡只是他们噩梦的开始，他

们逃离的结果是走投无路。灵芝还被看

管在牛家，可怜赫然被蛮横的牛家三兄

弟使以剜眼睛的恶行。若不是苏乾苏教

导在剜了第一只眼睛后偶然来到现场，

赫然就要两眼被剜，双目不存。最终，在

苏乾的具体帮助下，灵芝几年后才得以

和赫然一起逃离化德县，而与母亲二月

汇合。灵芝的逃离，其艰难性主要是由

于自身的弱小和恶人无赖的蛮狠、无理。

老赛的逃离更是不可想象的艰难。

他首先是被关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然

后被冻伤失去了双腿。1000俄里，接近

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老赛宁是靠坚

强的意志，用自制的滑轮车逃了回来。

逃回来之后，老赛也不能公开在部族生

活，最终在多种力量和关系的较量中，只

能自杀身亡，以保部族利益。赛智布的

逃离，其艰难性主要源于异国异族强势

政治军事力量的介入、作梗和摧残，当然

从现实状态来看，失去双腿使其逃离行

动极度地不同寻常。

布里亚特部族在亚克汗的带领下，

处境艰难，颠沛流离，夹缝中求生存，惶

惶不可终日，全民处于持久巨大的惊恐

之中。围绕布里亚特部族，几方力量的

看法和行为各不相同。哥萨克军官、库

兹涅佐夫上校等人的态度是：“你们想找

死吗？一看你们就是背叛祖国的白匪！”

库兹涅佐夫上校明确对亚克汗说祖国的

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布尔什维克

希望你们能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至于巴

拉耶夫等十几个人，库兹涅佐夫上校认

为他们是反革命暴乱，必须得镇压！展

涛和傅作义的意思是：“傅将军非常同情

我们的处境，决定把这片草原永远划给

我们，让我们永久居住在这里。所以，大

家今后什么也不必担心了，这儿，将是我

们永远的故乡！”“锡林郭勒的布里亚特

旗，是国民政府几年前正式行文承认过

的，是断不会更改的。倘若你们不放心，

过几日政府会让蒙藏委员会正式发布文

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蒙古高原，亦是我中华之疆

域。尔等所在之地概莫能外。既然蒙藏

委员会已经有正式公文，让尔等在此安

身立命，那么，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谁

也不能剥夺尔等在此居住的权力。故，

傅将军有令——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这些表态真假难辨，动机难明。苏坤开

始时考虑到布里亚特部族面临的危险，

传话要他们离开这里回锡尼河，但是后

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接到上级的

命令，让他全力以赴配合安德烈，以必要

的武力手段，执行那项任务。作品形象

地描述了布里亚特部族艰难的社会处

境，亚克汗最终决定不逃避、不妥协、不

受辱！但是布里亚特部族的最终结局是

那年8月，经过一场战争，嘎鲁图一部分

幸存的布里亚特人被遣送回锡尼河草

原。无疑，这个部族是这次战争的失败

者。相对于上述逃离者，布里亚特部族

的逃离，其艰难主要是各种政治军事民

族力量对其生存、生活特别是心理上长

时间的碾压、威慑。

新鲜的逃离

小说应当给人以新鲜的阅读感受，

以陌生人的角度和眼睛传达相应的对象

和景致，是小说家常用的一种选择。逃

离必然会带来新鲜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逃离者的观察，既有惊魂未定中

的匆匆一瞥，也有稍稍安歇后的细细审

视。作为一个外来者，逃离者对陌生地

的感知往往是在与旧经历旧环境的比较

中展开的。

二月和赫然经历了草原风暴。风暴

到来之前是有预兆的，可是他们却没有

发现。从地平线那边滚动着一团浑浊，

天被压低了，被那股可怕的力量压得弯

弯曲曲。浑浊逐渐逼近。接着便见那圆

如球体的沙蓬草滚滚而来，开始只有寥

寥几个，后来却越来越稠密。这些滚动

的柴草来势凶猛，汇集起来犹如千军万

马在奔腾，势不可挡。在风的疯狂的吼

叫声中，大地开始战栗了。地上先是最

轻微的尘土被扬起来，接着是稍重些的

柴草枝条，后来，连指头肚大小的石头子

都被抛撒起来，形成一股合力，不顾一切

地向前冲去。

二月感受到的草原雨夜后的早晨：

夜里下了一场透雨，早晨二月推开门时，

看见外面变成了一个亮晶晶的世界，草

原到处都是明亮光鲜的，所有的草叶上

都挂着密密麻麻的珠玑，它们一起闪闪

发光此起彼伏，有的在宽厚的草叶上滚

动着，有的则悬挂在绿叶下面，似坠非坠

的样子。马子跑过去的时候溅起坑洼里

积下的雨水，噼里啪啦的声音十分响亮。

空气新鲜得止不住颤抖，吸到肚子里还

能感觉到那股湿漉漉的雨水的味道。

这种新鲜的因素充满整个作品，弥

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作品描写，二月

到了布里亚特部族之后，似乎听见了地

下正在快速生长着的草根儿在温柔春夜

里窃窃私语，总能看到一些白色的小精

灵在草原上跳来跳去，吟着一些她根本

听不懂的诗，唱着一些她一点儿也听不

明白的歌儿。二月的这种感受充满细腻

丰富的想象力，作者捕捉描写得非常奇

妙和美好。特别是对比她原来的生存生

活环境，二月觉得布里亚特部族是那样

的美好，认为那是一个近乎乌托邦的社

会，因为生活富足，因为游牧生活潜移默

化所定下的规矩，人与人的关系是兄弟

姐妹般的友爱。作品还叙述，二月从那

里知道了什么是人与人的平等，什么是

对人的尊重。二月甚至理解了在草原上

的确存在着一种博大精深的爱。然而这

种感受被后来局势的发展打破，因而这

些新鲜的东西带有了忧郁低沉的氛围。

作品对二月的各种感觉都作了充分

的关注和描写，二月的形象也因此逐渐

丰厚，逐渐细腻，逐渐多彩。作品多次写

到二月对新鲜味道的敏感。二月从赫然

身上嗅到一股洋胰子的香气，那是她一

辈子头一回从一个男人的身上闻到了香

味儿。二月从温师傅身上闻到了法国香

水的味道，那是二月从来没有闻到过的

一种香味儿。二月在大头领家里闻到了

一股咖啡味儿和大列巴的味道，那是她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嗅觉味

觉和视觉在大头领家里得到了第一次全

新体验，那记忆让她牢记了一辈子。二

月对异族人的头发和胡须等肖像方面的

感受也非常细致形象。如欧卡娜的头

发：“她心中惊叹公主的头发长得真好，

一根根犹如直挺着的金属丝，散漫地飘

在肩膀上能听到金属丝互相摩擦碰撞的

轻微响声，音乐般悦耳。”如巴拉耶夫的

胡须头发：“褐色卷发桀骜不驯地从帽子

下面钻出来，展示着它们优美的卷曲。”

“母亲感觉到他那坚硬的钢针般的胡须

已经碰到她的嘴唇上。母亲说那时候她

真的开始可怜他了，把他的头轻轻地揽

进自己的怀里，抚摸着他那硬如钢刷子

般的头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安慰他才好。”布里亚特的舞蹈对于二

月也带有新鲜性：“那是一段热烈奔放的

布里亚特舞蹈，同时舞蹈中融入了豪放

的哥萨克风格。跳到高潮时，索尼尔半

蹲下去，一边拉着琴，一边交叉地踢着

腿。他的那两撮小胡子也仿佛在跳舞，

被鼻孔喷出的气息颤动着，跟着节奏一

起一伏。荷尔玛的身躯虽然有点肥胖，

但跳起舞来居然十分轻盈，与索尼尔配

合得很是默契。”这些描写异域特征非常

明显，堪称典范的关注和传达。

结构的逃离

之所以说逃离在《布里亚特女裁缝》

中具有结构的意义，是因为：

逃离有时间的推移。任何逃离都有

时间的推移，而盯着时间推移，是小说最

基本的结构方式之一。实际上，不管怎

么变化变幻，小说最终都不能逃脱时间

的束缚。时间是世界的最基本要素，是

自然社会人生的必要条件。唯其不同在

于，逃离的时间比起一般的时间更有紧

迫感、艰难度，是一种特殊的时间。以主

人公二月为例，她的逃离经历了路途的

颠簸和艰险，在锡林浩特的阿巴哈纳尔

左旗的嘎鲁图客居多年，生活暂时得到

安宁，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甚至还学了裁

缝，获得了养家糊口亦或是带来灾痛的

手艺。二月逃离的时间脉络，就是小说

《布里亚特女裁缝》的结构线索。这似乎

有点传统，但也显得平实，有利于作者将

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小说人物故事本身。

即使如此，作者还是安排了特殊的叙述

者即灵芝绿孩子，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别

致的叙述角度和结构特点。

逃离有空间的转换。空间的转换是

逃离的起始目的也是最终归属，不追求

空间的转换事实上也难以成为逃离。从

一般的地理空间来说，随着人物或者部

族的逃离，小说《布里亚特女裁缝》涉及

的地方有北平、桑干河岸边、化德县、嘎

鲁图、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西伯利亚等

地。这些地理空间一方面具有本身的地

域特点，另一方面互相牵连，构织了宏大

的地域结构网，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厚

重广阔的舞台。而这些空间的设置和相

互关系，正是由逃离把它们组接在一起，

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各个空间中活动的

人物连带呈现出来，有效地充实了小说

的内容。

逃离有人际关系的变化。逃离行动

直接带来人际关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转

化。赫然从桑干河逃离来到化德县，在

德善镇当了教员。后来又逃到锡林郭

勒。逃离改变了赫然的人际关系。或者

反过来说，追求改善人际关系正是赫然

逃离的目的。此后，赫然为了救出灵芝，

为了帮部族头领办事，往返于化德县和

锡林郭勒之间，期间或必然或偶然，结识

了许多人，发生了许多事，有的是零散的

个体的，有的是集中的群体的，包含着比

较丰富的内容。如果没有逃离，也便没

有了围绕赫然的人物关系网及其变化和

小说的故事情节。二月在化德县的时

候，她的直接人际关系是公公婆婆，对其

基本态度是歧视和嫌弃。还有自己的亲

爹，也认为她是一个扫帚星，不吉利。女

儿灵芝年纪尚幼，天天喊饿吃不饱。三

喇嘛沟牛家正准备用 4块银元将她买

去……到达嘎鲁图，她面对的是头领的

审视，温师傅的收徒，还有其他众多的部

族成员，个个个性鲜明。这里似乎更平

和，逃离使二月的人际关系得到暂时调

整、变化甚至优化。最后，随着故事情节

的推移，二月有意无意之间卷入巨大的

政治甚至军事斗争冲突之中，体现了大

社会对小人物的裹挟。二月的行动在嘎

鲁图草原上，留下了一个女裁缝的独特

印迹。这印迹，犹如那一片野生的葵花，

像一段古老的故事，旺盛的生命力与沉

重的苦难同在。其他如灵芝、赛智布、布

里亚特部族等，都是这样由逃离带动了

人际关系发生变化。

总之，人的迁移、迁徙、逃离、逃亡，

甚至逃命等等，包含着深厚的生活内容，

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元素。《布里亚特女裁

缝》的逃离，历史背景多元，时空转换宏

阔，人物关系复杂，个体心理细腻，且具

有浓郁的地域、民族特点，成就了作品深

沉的主题和完整的结构。

逃离逃离：：主题与结构主题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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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朱东惠上中下系列长篇《大河风流》约180万字，

是作者20年锻剑、精修细磨打造而成的。作品描绘了大辽

河畔以冯氏家族为主的几个家族四代人不平凡的人生之

路，经过的大事件，发生的传奇故事；缩演了从上世纪初到

现今百年里中华民族的春秋大义，沧桑巨变，风云幻化。

第一部描述了一位东北军人的成长奋斗史和辽河两岸

两个村庄几个家族几十年的兴衰史，折射出关东大地、辽河

平原的民国风云、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的雄奇史诗。主人公

冯德双是一位与张学良将军同庚同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

苍生泪、家国恨、英雄气、儿女情，热血肝胆、悲壮缠绵，演绎

出了一场威武雄壮、委婉跌宕的人生活剧。书中还创造出

一个鲜活人物冯子祥——一个典型的关东大地土特产地

主，阅读后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外，如田牧、玉儿、田先

生、老艄公、冯宝、郭老道、张氏父子、郭松龄夫妇、田万铜兄

弟等人物，刻画描写得都很有特色，每一个人都是活脱脱的

典型人物。

第二部是以冯德双的两个孪生孙子冯惠中、冯惠华为

主人公。他们与共和国同龄，一个虎气，一个文气；一个是

军人，一个是知青、大学生、国企干部。他们成长、生活历程

波澜迭起，错综复杂。开篇就把人物置于一种风云突变大

起大落的危局；农村、工厂、军队三大板块有机转换，把巨大

的与细小的、雄强的与阴柔的、最国家的与最私人的生活十

分贴切地糅和在一起，兄弟二人呼之欲出，亲切可信。冯

雪、刘芳、张蓓、马长青和赵小青、刘继祖、王卫红的描写刻

画也非常典型。作品气势宏大，将人物命运化为富有血肉

的历史，将历史融入人物曲折的命运，人性深度和精神诉求

感人至深。

第三部着重描写了辽河儿女宋小霜孙剑辉等青年彦俊

和冯氏家族年轻的一代冯汉雄、冯羨雄兄妹走向世界的成

长奋斗历程。以石油为基，地方军队花开并蒂，国内国外绵

针密线，透射出如歌诱惑的时代多元价值选择中仍有一大

批理想主义者不忘初心，怀有美好的梦想在为国家和中华

民族不竭奋斗。作品对现实社会开阔深入地观照，直面世

事的复杂与严峻，英雄气长，儿女情深；饱满如澜的激情，烈

烈如火的爱情，丰沛地贯注全篇。还鞭辟入里地描写了贪

腐之官如何一步步滑入深渊；进入深层次的剖析，入泥淖之

人灵魂挣扎与忏悔的过程真实可信。故事生动曲折，情节

扣人心弦，语言优雅富有诗意，人文地理知识深邃宽泛。作

品富有大的张力。

在日前举行的《大河风流》作品研讨会上，辽宁省作家

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腾贞甫在致辞中表示，《大河风流》是一

部饱含深情书写辽宁故事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写出了一

部讲述百年沧桑的长篇大作，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令

人感动，这部小说既贴近历史，又有细腻的个人视角叙事，

是“文学辽军”的重要收获。

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吴秉杰指出，《大

河风流》丰富的故事性颇具价值，他表示，当代一些小说对

于故事性不太看重，甚至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就是语言问题，

但其实文学性里，故事性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语言基本是表达感情的，那么这个感情是靠什么，要

附在故事上面。《大河风流》的故事非常丰富，展开的非常

多，随着人生展开，随着地域展开，随着环境矛盾展开，由于

故事性的充分展开，把人生的跌宕起伏写得很充分。我觉

得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价值和故事价值是联系在一块的，

中国文学里面最有代表性的，语言最美的《牡丹亭》的词，这

么美的语意也是跟故事在一块才充分体现文学性的。”吴秉

杰说。

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指出，《大河风流》是

对当下小说叙事的一种反叛。他表示，当下有的作家在小

说叙事中一味追求厚重，但作品越发艰涩难懂，“东惠先

生在这方面是反叛的，他追求故事性，特别是人物刻画，这

是值得敬重的地方，而这其实是我们文学的传统。《大河风

流》里几乎每个人物都是非常鲜活生动的不同的面孔。”

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认为，这部《大河风

流》通过一个村庄折射出一个时代，折射出一代人的命运，

史诗的品格特征非常突出。同时本书更是一部现实主义作

品，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精神力量，通过不同时代的

文化生活描写，把握东北大河的气质，反映了作者对生活认

识的深度，对历史认识精准，带有唯物史观。

青年评论家傅逸尘在《大河风流》研讨会上表示，辽河

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风物，同时还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融入

人物的精神血脉当中。辽宁在新中国成立和发展中所扮演

的角色，所承载的历史里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长久以来

反映辽宁的题材、文学的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缺席

的，《大河风流》这么有分量的作品，能够把聚焦点放在辽河

身上是非常重要而且及时的。

与会评论家认为，该书的文学性和故事性和谐统一，同

时语言优美，思想性突出，通过一个村庄折射出几个时代和

几代人的命运，既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又蕴含着中国

传统的哲学思想、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文化自信跃然纸

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大河风流》用书写辽河英

雄史、命运史和文化史的方式，温故旧中国到新中国艰难而

辉煌的历史进程，是一部有大气魄的文学作品。

《大河风流》：

缩演中国百年沧桑巨变，回归传统叙事书写


